
看一位特级教师如何从“积极语用”视角重建语文课堂

魏星

积极地听说读写思，即为“积极语用”。不同于语言学中的概念，这里的“语

用”特指课标提出的“语言文字的运用”。借鉴西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积

极”强调儿童的主体价值。衡量学生是否学会语文，不是看学生掌握了多少语言

知识，积累了多少词语句子，而是看他是否能够积极地使用。

2011 年版课标将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定位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后，如

何站在“积极语用”的视角重建课堂，展开有深度和创意的教学变革，成了语文

教学最重要的实践命题。

一、问诊课堂：“消极语用”现象例析

当下课堂存在着诸多“消极语用”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忽略了语用主体。

[课堂观察]《祖父的园子》

“这是个怎样的园子呢？”学生纷纷说“生机勃勃的园子”“有趣的园子”

“自由的园子”等。教师聚焦、板书“自由”。

“从哪里看出萧红的自由呢？”学生到文本中找出铲地、溜土窝、锄草、浇

水等事件，分析作者是怎样“自由”的。课尾补充了萧红的人生际遇，由自由、

欢快转入悲戚的氛围，布置学生写一篇童年的作文。

已知“自由”，然后求证如何自由，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式思维。这种思维

在教学中十分舒服地运行着，如教学《水》，已知“水，成了村子里最珍贵的东

西”，然后求证为什么珍贵；教学《詹天佑》，已知“詹天佑是杰出的爱国工程

师”，然后求证为什么爱国；教学《普罗米修斯》，已知普罗米修斯是“盗取火

种的英雄”，然后求证为什么是英雄。

利用演绎式思维教学不是不好，但若用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去教，往往就弱

化了作为语用主体——儿童——的学习心理，造成儿童思维的惰性。模板化的教

学介入，共性化的意义输出，成了当下语文课堂最大的问题。“自由应是一个能

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加缪语）缺失了思维的民主与自由，学生又怎能与



文本发生积极的对话呢？

2．窄化了语用功能。

[课堂观察]《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是怎样“三变”的？悟空是怎样“三打”的？唐僧是怎样“三责”的？

猪八戒是怎样“三挑”的？悟空是个怎样的人？唐僧是个怎样的人？……

按照文本的内容，教师与学生聊。故事很有趣，可学生的聊兴并不高，只是

在朗读白骨精话语的时候，几个学生笑了起来。最后，教师告诉学生写作文要一

波三折。

语言文字的运用有两种功能，一是“输入性功能”，一是“输出性功能”。

重输入，轻输出，是语文课堂积弊已久的问题。上述教学中，教师虽然创造了“聊”

的表现机会，但话题过多，且浮于文本的表面，学生思维的触须摆动的幅度不够

大，这就使语用功能窄化到了“输入”“接受”这一层次。

当然，教师也关注到了文本特有的表现形式，做到了读写结合，但这里的“写”

是“读”的附庸，是附加的、次要的、局部的，因而其价值取向也是残缺的、不

完整的。

只把文本当作一种“已说的话语”——作为知识在接受的东西，而不作为一

种“能说的话语”，引导学生创生意义、有效迁移，教学也就只能导向“输入”

性这种语用功能了。

3．降低了语用品质。

[课堂观察]《秦兵马俑》

一位教师教学《秦兵马俑》，在总结全文时问：“面对这雄伟壮丽的秦始皇

兵马俑，你觉得最应该感谢谁呢？”

学生纷纷回答：“我认为最应该感谢的是劳动人民。”“我认为最应该感谢

的是秦始皇。”“我认为最应该感谢的是第一个发现秦始皇兵马俑陶片的农民。”

“我认为最应该感谢的是考古专家。”……对每种答案，教师都大加赞赏。

依据教材内容设计开放性话题，让学生多角度、有创意地去阅读，这是积极

语用教学的重要策略。正如萨特所说，“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上述教学

的确能够打开学生的思路，但深入的认识和更真切的体验不是让学生认识“感谢

谁”的问题，而应该让学生去“怎么认识兵马俑”。



偏离文本语境与价值取向的发散，必然导致异化、浅薄与错误，看似积极的、

个性化的解读恰恰是消极的、肤浅的。

语文教学必须从消极语用中走出来！一位台湾女作家曾说：“今天我交给你

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试想，

如果儿童在这种消极语用的环境中学习，内存的词汇量贫乏，对语言的理解趋于

表面化，词汇的组合惊人同质化,那么，“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

以后将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公民呢？

二、从“积极语用”视角重建语文课堂

“语言的本质在于语言的应用。”作为心理高级功能体现的积极语用课堂，

聚合了“语用学”和“积极心理学”的成果，力求改变儿童“无我”或“弱我”

的语用状态，将语文教学指向言语主体与言语的深度表现。

1.积极语用课堂是“自觉语用”的课堂。

[课堂观察]《清平乐·村居》

师：同学们初读了课文，你觉得哪些字的读音容易念错，需要提醒一下？

生：“溪头卧剥莲蓬”中的“剥”容易读成“bō”。

师：把莲蓬的皮去掉叫——

生：（齐）剥（bāo）莲蓬。

师：把香蕉的皮去掉叫——

生：（齐）剥（bāo）香蕉。

师：把苹果的皮去掉叫——

生：（不假思索，大声地）剥（bāo）苹果。

（生顿悟，应该是 xiāo 苹果，师板书“削”字）

师：把“剥”和“削”连在一起读——

生：剥（bāo）削（xuē）。

（生顿悟又读错了，师告诉生：用手把东西的皮去掉用“剥”，借助器具，

比如小刀把东西的皮或壳去掉用“削”，两个字连在一起读“bō xuē”。之后初

读课文，生交流“看到”的村居画面，理解一些浅易的词句）

师：在想象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些词语需要提出来讨论一下？

生：“相媚好”是什么意思？



（师写下“媚”的甲骨文形体，通过讲解，学生知道“媚”在古代是“喜欢”

的意思，进而理解“相媚”就是“相互喜欢”）

师：如果你去乡村，看到一对老年夫妇喝酒、聊天，絮絮叨叨，你会觉得特

别有诗意吗？

生：不会。

师：那为什么辛弃疾会觉得特别有诗意呢？

积极语用视角下的课堂强调“积极”。从语用动机与行为的关系看，积极语

用首先就是一种由情感助推的自觉语用。

言语行为必然受言语动机的内在驱使，而主动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更当受

言语动机自觉和强烈的支配。换言之，自觉语用的意识是积极语用的内在动力源

泉。因此，激活儿童内在的言语欲求，这是课堂重建的逻辑起点。

学生既是文本语言的消费者，也是文本语言的积极生产者。有效的“生产”

活动是学生的阅读心境与文本语境之间的协调、同化和顺应。激活儿童内在的言

语欲求，需要调整好学生的心境和文本语境之间的“相似关系”，使教师、教材

和学生的心灵之间组成一种“相似的和谐振动”。

上述教学，教师特别关注儿童对文本的感觉，从对“村居”有感觉，到对文

学意象中的“村居”有感觉；从村居老人辛弃疾，到金戈铁马辛弃疾，建构起一

个相对完整的言语世界。

教师特别关注学情：“哪些字的读音容易念错，需要提醒一下？”“哪些词

语需要提出来讨论一下？”依据学情不断找到教学契机，不断调整好“相似关系”，

引发“和谐振动”，把学生带到融通、自由和美的境界。

解放儿童的学习权，让学生自主地钻研教材，为积极输出做好准备；依据学

习状态生成教学对话，引发更有质量的共同性学习；充分打开教学内容，在延伸

性的阅读、写作活动中深度表现，上述教学暗含的“预学—共学—延学”结构，

使儿童的“学”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突破了过去那种接受、记忆、模仿的框架，

变语言“驭我”为“我驭”言语，变“我”在语言的泥淖中挣扎为“我”在言语

的海洋中自主遨游。

2.积极语用课堂是“全语用”的课堂。

[课堂观察]《伊索寓言》



学生先感性地朗读、讲述，从不同主人公的话中发现三则寓言故事都与“说

谎”有关，继而围绕“故事中的那两只狐狸，还有那个牧羊的孩子为什么要说谎

呢”进行品味性阅读。

然后让学生比较三个故事还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学生发现：题目都是××和

××；结尾像一句格言，点明寓意；故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地方；故事中都有动

物，狐狸一般扮演反面人物，聪明但没有用对地方。

何为“语言文字的运用”？课标开篇就讲了：“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

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的运用”是一个“全语用”的概念，既包括输入性言

语（如听、读）的学习，也包括输出性言语（如说、写）的学习；既包括审美性

言语的学习，也包括实用性言语的学习；既重视语言本身的学习，也重视语言和

生活的内在联系。

在“全语用”教学中，“言”和“意”是完整地融合在一起的。可以给语文

学习一个公式：“言—意—言”的反复融合与生成。

上述教学先让学生充分接触语言，从三个故事中拎出“说谎”这一话题，然

后走进文本的言语深处，建构起“说谎”背后更深层的心理、文化、社会意义，

最后通过比较，找出伊索寓言特有的“言语图式”，并利用这一表现形式写一个

赞美狐狸的寓言，为狐狸“翻案”。

这样，“言”和“意”不断互转，“转”出了精彩的故事，实现了“输入”

和“输出”的统一。

在“全语用”教学中，“读”和“写”是完整地融合在一起的。阅读和写作

相互影响、相互造就，很难说谁的作用更重要。两者之间的再平衡，要求我们在

教学时找到“耦合点”，做到阅读与写作在同一点上双重聚焦。

上述教学是指向阅读的，也是指向写作的。构建阅读和表达平衡的教学，这

是从“窄语用”转向“全语用”的重要策略。

在“全语用”教学中，“语感”和“语理”是完整地契合在一起的。试着再

给语文学习一个公式：“语感—语理—语感”的反复融合与生成。语文教学从感

性的语感体验开始，感性一点，浅近一点，有意思一点，进而引导学生从言语现

象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最后把这个规律性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学生的



深层语用能力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上述教学中，学生找出伊索寓言的共通点，这就是“语理”，即实践性的写

作知识。如果教学就此止住，知识的价值就不大了，关键是让知识继续回到运用

当中，让学生利用这些规律写一个赞美狐狸的寓言故事，这就又回到了“语感”

的层面。

显性的知识牵引出了丰富的思维、情感活动，课堂教学也就出现了动人的景

象。

在“全语用”教学中，“语言实践”和“生活”是融为一体的。美国肯·古

德曼等人倡导的“全语言”（Whole Language）学习认为，当语言是完整的、真

正的、自然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时，学生有自主权，语文学习就比较容易进行；

相反，“为语言而教语言”时语言学习就比较困难。

走向积极语用的语文教学，必然要有开放的胸怀，打破那种“全预设、全封

闭和全垄断”的指令性教学范式，从课堂语文走向生活语文，全方位建构儿童个

体的言语生命。让语文向四面八方打开，向生活打开，在这样的“全语用”课堂

里，教师和孩子分不清哪是生活，哪是语言符号的学习。

3.积极语用课堂是“深度语用”的课堂。

[课堂观察]《詹天佑》

教师模拟了两场记者招待会：一场是“京张铁路开工仪式暨记者招待会”，

另一场是“京张铁路竣工仪式暨记者招待会”。学生分别扮演中外记者，就文中

内容设计问题，向詹天佑（另请学生扮演）提问。

其他学生认真倾听招待会上的提问和回答，记录要点，最后整理成新闻稿。

在这个活动中，有的“外国记者”提的问题有点刁钻古怪，“詹天佑”都能一一

识破他们的真正意图，并且给予有力的反击。学生认真倾听招待会上的提问和回

答，记录要点，一篇篇新闻稿产生了。

从语用品质的深刻程度来看，“积极语用”就是一种突破平庸表达的深度语

用，即从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均洋溢着言语主体个性化审美活力的表现性语用。

走向积极语用的语文教学，必然要站在语文实践、深度表现的视角，打破常

态“分析型”的教学习惯，借助课文这一例子，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让儿

童充分表现。上述教学，教师依据课文内容设计记者招待会，学生利用文本生成



问题，依据文本及社会语境展开对话，文本理解性的活动也就转变成了创造性的

媒介素养活动，一个个富有创意的作品生成了。

走向深度语用的教学，标志着学生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创造意识的萌发，其核

心价值是以积极主动的“立言”来达成人格独立、思维开放之“立人”目标。

把“积极语用”渗透进识字、阅读、作文、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各个领

域，语文课堂就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这些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学生的语用品质，

让儿童的生命力量不断壮大。

（文章选自《小学教学》语文版，作者：特级教师魏 星，作者单位：江苏

无锡市崇安区教研室）


